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阿姆河与锡尔

河之间，是古代中亚文明的核心之地。

回顾历史，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间的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考古资料表明，早在

青铜时代，来自中国的小米就已经抵达

乌兹别克斯坦，在以苏尔汉河州萨帕利

特佩为代表的若干遗址中被发现。

公元前 2 世纪中叶，游牧人群月氏

经伊犁河、楚河流域到达乌兹别克斯坦

南部的阿姆河流域。张骞出使西域，就

是为了寻找月氏人。约公元前 138 年，

张骞出发后不久就滞留匈奴，在当地生

活了 10 多年后，才经大宛（今费尔干纳

盆地）、康居，到达阿姆河流域的大夏

（巴克特里亚），找到了月氏人。这些都

是《史记》《汉书》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

的历史，那么，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

化遗存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这一问

题都没有定论。从 2000 年起，我率领西

北大学考古团队沿着张骞的足迹，踏上

了寻找古代月氏文化遗存之路。

追寻古代月氏

从 2000 年起的 10 年间，考古队在

甘肃、新疆等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开展考

古调查发掘，最终确认公元前 5 世纪至

公元前 2 世纪，以新疆东天山地

区 为 中 心 分 布 的 游 牧 文

化 遗 存 ，应 是 古 代 月

氏在中国境内的遗

存。然而，要使这

一 发 现 得 到 国 际

学 术 界 的 公 认 ，

只 有 找 到 西 迁 中

亚 后 的 月 氏 文 化

遗 存 ，通 过 系 统 比

较研究后，方能实现

两者互证。

为此，我们从东天山地

区出发，追踪月氏西迁路线，最终到达

乌兹别克斯坦。2009 年，我第一次前往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考 察 。 2011 年 ，西 北 大

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成立联合考察队，对乌兹别克斯坦和

塔吉克斯坦展开全面考察。2013 年，我

们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正式组建了中乌联合考古队。

针对古代游牧族群的考古调研，我

们摸索总结出一套“游牧聚落考古”的

理论和方法，打破了学术界长久以来所

认为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论断，并

逐步探索出“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

规 模 科 学 精 准 发 掘 相 结 合 ”的 研 究 模

式。通过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我们踏

遍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山山水水、沟沟

坎坎，克服语言障碍，逐步了解并掌握

了各时期、各类型文化遗存的特征、分

布现状和分布规律。同时，针对以往考

古研究的空白、缺陷和错误观点，中乌

联合考古队开展了科学精准的小规模

考古发掘。

在新疆和中亚地区，我们新发现了

大量古代游牧聚落遗址，从而使我们在

游牧考古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和实践

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15 年，中乌联

合考古队在位于撒马尔罕市西南的西

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找到了属于康居文

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与《史记·大宛列

传》所记载的张骞经康居抵达月氏的史

实相呼应。这一发现令人兴奋不已：找

到了康居的遗存，就离找到月氏文化遗

存不远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 年，在西天

山南麓的苏尔汉河州拜松市拉巴特村，

一处古代墓地因当地居民取土建房而被

暴露。我们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

理了 94 座小型墓葬。从拉巴特墓地的

墓葬形制、埋葬习俗来看，这类文化遗存

在本地区找不到来源，却与新疆东天山

地区公元前 5 世纪至前 2 世纪的游牧文

化遗存面貌相似。从其时间、空间和文

化特征看，应是西迁中亚后的古代月氏

留下的文化遗存。至此，中乌联合考古

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知悉古

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在全球视野下

深入研究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往史

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物佐证。

复原丝路历史

自古以来，中亚是东方文明与西方

文 明 、农 业 文 明 与 草 原 文 明 的 交 汇 之

地，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古代人

群的迁移、商旅贸易和货品转运，使这

里成为国际考古的热点地区。2014 年，

我们在撒马尔罕遇到著名考古学家、意

大 利 博 洛 尼 亚 大 学 教 授 毛 里 齐 奥·托

西，他率领的意大利考古团队已在撒马

尔罕盆地进行了 15 年的考古工作。刚

见面时，他认为我们的工作已经没有必

要。然而，当得知我们在他们工作多年

的区域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聚落遗

址后，他的态度立刻发生转变，要与我

们商谈合作事宜。

在 我 们 发 掘 拉 巴 特 墓 地 时 ，一 位

日本学者拿着他们从一座古城遗址发

掘的陶器图问我：“你们发掘的陶器与

我 们 发 现 的 陶 器 一 样 ，为 什 么 说 你 们

挖的是月氏的，我们挖的是贵霜的？”

通 过 多 年 对 古 代 农 牧 关 系 的 研 究 ，我

们发现，由于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原

料 来 源 等 原 因 ，古 代 游 牧 人 群 不 会 像

农业人群那样大量使用和普遍制作陶

器 ，他 们 使 用 的 陶 器 来 自 农 业 人 群 的

作 坊 是 很 常 见 的 ，不 能 因 为 陶 器 一 样

就 认 为 他 们 是 同 一 文 化 、同 一 人 群 。

这也提示我们，在找到月氏遗存后，需

要进一步厘清古代月氏与稍晚的贵霜

帝国之间的关系。

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贵霜、康居

和粟特之间的关系随之成为我们新的

课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和进展。

2018 年至 2019 年，通过系统区域调查

和勘探，我们在苏尔汉河东岸的乌尊市

谢尔哈拉卡特村发现了一处大型墓地，

清理了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的墓

葬 25 座。这批同时期的墓葬形制和埋

葬方式多样，真实反映了早期贵霜至贵

霜帝国时期河谷平原区域多个人群、多

元文化的历史，与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

的游牧人群的墓地内墓葬形式、葬式葬

俗等相对单一的文化面貌形成鲜明对

比，二者应属两类同时并存的、不同人

群的文化。我们的发掘工作吸引了法

国、意大利、日本等多国考古学家前来

参观，他们均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

如此显著的成绩表示惊讶和钦佩。目

前，中乌联合考古队正在通过多学科的

方 法 和 技 术 手 段 ，完 善 系 统 的 证 据 链

条，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及突破性观点得

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如果说，此前我带领团队在中国境

内进行丝路考古，填补了我国丝路考古

领域的空白，那么走出国门开展东方视

角下的丝路研究，则改变了过去西方视

角下的丝路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为复

原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提供了实证资

料和科学依据。

谱写合作新曲

多年来，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国立民族大学和铁尔梅

兹大学的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乌

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哈萨诺夫·穆塔利弗，是我第一次赴乌

就认识的老朋友。经过 10 多年的合作

与朝夕相处，尽管在语言上还有障碍，

但我们在思想上互相理解，在工作中配

合默契。可以说，中乌联合考古队能在

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和进展，与乌方学

者的通力合作密不可分。

相互尊重是联合考古队建立互信

的基础。我们尊重所在国的历史、文化

遗产和人民，尊重我们的合作伙伴。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我们曾经历过

外国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我国进行掠

夺式考古的历史，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

相 同 遭 遇 ，留 下 了 许 多 令 人 痛 心 的 记

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境外

开展联合考古工作时，绝不重蹈一些外

国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的覆辙，在联合考

古工作中秉持负责任的态度，不仅要获

取科学研究的资料和信息，而且必须要

做好文物的保护、展示和考古成果的社

会共享。例如，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示

考古发掘现场，我们在撒扎干遗址一座

大型墓葬的发掘过程中，修建了保护性

展示大棚。这种做法在当地获得了广

泛好评。

2019 年 ，“ 中 乌 联 合 考 古 成 果 展

——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展在乌兹

别 克 斯 坦 国 家 历 史 博 物 馆 举 行 ，金 银

器、铜器、铁器、玻璃、玉石、玛瑙等 80 组

（件）于撒扎干遗址和拉巴特遗址发掘

的文物首次展出，用最新的考古成果续

写了中乌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为进

一步扩展考古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合

作，同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学术机构，在已

有双边合作研究机制的基础上，共同建

立了费尔干纳盆地考古中、乌、塔、吉四

国交流合作机制，开创了中亚地区联合

考古工作的新局面。此外，我们坚持多

学科、多单位合作的工作方式，国内外

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学生都参

加了联合考古工作。这既为我国培养

了一批从事丝路考古研究的中青年学

者，也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了青年一代

学者。

今 年 ，中 乌 联 合 考 古 工 作 再 次 启

动。8 月，我率领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

究中心代表团再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

与乌学术机构开展合作交流。乌文化

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齐耶

夫 对 我 说 ，他 希 望 中 方 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特别是考古遗址保护方面向乌方提

供帮助。他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我国

本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大遗址保护和大遗址考古的理念和

实践，值得与乌方分享，这会成为未来

中乌联合考古工作的新方向。多年联

合考古工作令我感受到，在新时代背景

下，我们以文化遗产为载体，通过联合

考古实现了中乌人文交流合作，促进了

中乌两国民心相通，为双方的深厚友谊

谱写了新的篇章。

（作者为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领

队、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

学家、西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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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亚地区是陆上丝

绸之路的枢纽，也是东西方文明交

汇融通的桥梁。 2016 年，习近平

主席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曾在演

讲中引用著名诗人纳沃伊的名句：

“没有比生活在友谊之中更美好的

事情”“但愿我们的人民生活得幸

福富有”，表达对乌兹别克斯坦人

民的真诚善良和热情好客的感受，

以及中乌两国人民共同的目标和

永恒的追求。

500 多年前，诗人纳沃伊以察

合台语和波斯语糅合亚欧大陆多

地的文化元素，创作了流芳百世的

诗篇。

1441 年 ，纳 沃 伊 诞 生 于 赫 拉

特（今阿富汗西北部城市）。在纳

沃伊出生和成长的时代，赫拉特是

中 亚 和 西 亚 地 区 的 政 治 文 化 中

心。 15 世纪初，帖木儿的第四个

儿子沙哈鲁以赫拉特为都城，治国

近 40 年。沙哈鲁重视文化艺术，

延揽了一批文人学者和工匠，并修

建赫拉特图书馆，收藏制作精美的

插图书籍。他的长子兀鲁伯被委

任主政撒马尔罕。兀鲁伯本人在

天文学领域有较高造诣，于 15 世

纪 20 年 代 在 撒 马 尔 罕 修 建 天 文

台，他所编制的天文表在 17 世纪

时传入欧洲，推动了近代欧洲天文

学的发展。

纳沃伊诞生并成长在东西方

文明交融互通的时代背景之下。

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往

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沙哈鲁治

下的中亚地区在明代史料中被称

为“哈烈国”。以陈诚和火者·盖耶

素丁为代表的双方使臣跨越山川，

互赠马匹、丝绸、瓷器等礼物，并留

下了对沿途气候、地理、物产和风

俗的详尽记载。在明朝使节的笔

下，撒马尔罕“地势宽平，山川秀

丽，土田地膏腴”，赫拉特“多植果

树，自国主而次，有力之家，广筑果

园，盛种桃、杏、梨、李、花红、葡萄、

胡桃、石榴之类”。

纳沃伊的祖父为帖木儿王朝

的贵族，父亲是沙哈鲁麾下的高级

军官，母亲是宫廷教师，两个叔叔

分别是诗人和书法家。因此，他自

幼身处赫拉特宫廷文人所创造的

古典文艺氛围中，12 岁开始写诗，

17 岁便在诗坛崭露头角。1447 年

沙哈鲁去世后，纳沃伊辗转至马什

哈德和撒马尔罕继续学业。1469
年，帖木儿后裔苏丹忽辛·拜哈拉

主政赫拉特。作为苏丹忽辛的幼

年同窗，28 岁的纳沃伊受邀返回

赫拉特，担任掌玺大臣，并于 1472
年升任大埃米尔，统领赫拉特城内

的军政事务。

纳沃伊居官廉正，关心民众疾

苦，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既无妻

室，又无儿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

后世都得到民众的尊敬与爱戴。

在他治理下，赫拉特修建了一大批

商队旅舍、学校、医院、济贫院、桥

梁和饮水池等设施，使文人学者和

能工巧匠再度云集。纳沃伊资助

了包括历史学家米尔洪德、诗人贾

米、音乐家奈伊、画家贝赫扎德等

知名人物。由此，赫拉特恢复了沙

哈鲁时代文化中心的地位。20 世

纪初的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曾将

这一时期的赫拉特比作“文艺复兴

时期的佛罗伦萨”。

除了为官一方的政绩，纳沃伊

为人铭记的还有他的文学成就。

他不仅延续了波斯文学代表人物

菲尔多西、内扎米等人开启的波斯

诗歌传统，还在吸收东西方文化元

素的基础上，开创了察合台语文学

传统。纳沃伊在 30 年间创作了约

30 部作品，其中广为流传的是 4.6
万行的《精义宝库》四卷诗集和 5.2
万行的《五卷诗》。其中，创作于

1483 年至 1485 年间的《五卷诗》是

其最重要的文学作品。

《五卷诗》在形式上遵循由 12
世纪波斯语诗人内扎米开创的“海

米塞”文体，以察合台语写就。“海

米塞”一词源自阿拉伯语中的数字

“5”。这一文体包括对题材、情节、

格律和创新性等方面的要求。因

此，对于 12 世纪以降的中亚和西

亚地区诗人而言，“海米塞”相当于

最高级别的考试。优秀的“海米

塞”作品往往会被文人学者和工匠

制作成精致的插画钞本，收藏入宫

廷图书馆中。

纳 沃 伊 的《五 卷 诗》包 括《正

直者的惊愕》《法尔哈德和希琳》

《莱拉和麦吉侬》《七星图》《伊斯

坎德尔之墙》五部，是遵循中亚和

西亚地区“海米塞”传统创作的文

学顶峰之一。在吸纳传统题材和

情节的基础上，纳沃伊充分吸收

这一时期东西方知识传统交融的

成果，将来自中国、印度、波斯、阿

拉伯乃至希腊罗马的诸多文化元

素巧妙地融入诗作中。在纳沃伊

笔下，希琳的追求者法尔哈德被

描述为东方可汗之子，《七星图》

的主角巴赫兰国王追寻的迪洛兰

是来自东方的美女。而伊斯坎德

尔（即亚历山大）则通过召唤包括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泰勒斯和阿基米德在内的古希腊

哲 学 家 们 来 对 抗 克 什 米 尔 的 巫

师，并在环游北印度、印度洋和北

非之后返回欧洲，集合法兰克、罗

马、沙姆和罗斯的力量，建造铜墙

铁壁抵抗来自北方的雅朱者（即

中亚和西亚神话中入侵人间的野

蛮部落）。《五卷诗》不仅寄托了纳

沃伊对个人道德、社会关系和世

界秩序的理想，同时也生动勾勒

出 15 世 纪 后 半 期 中 亚 知 识 界 对

历史和地理的认知。

纳沃伊的诗作在中亚和西亚

地区影响深远。后世缔造了印度

莫卧儿王朝的巴布尔在回忆录中

多次向纳沃伊致敬。16 世纪奥斯

曼土耳其鼎盛时期的君主苏莱曼

大帝将《精义宝库》和《五卷诗》珍

藏于宫廷图书馆。16 世纪的阿塞

拜疆诗人费祖里、18 世纪的土库

曼诗人马赫图姆库里，以及 19 世

纪的哈萨克诗人阿拜均在自己的

诗 作 中 提 及 纳 沃 伊 对 自 己 的 影

响。1863 年造访中亚南部的匈牙

利旅行者范贝里发现，几乎每个当

地人都知道纳沃伊。

今天，乌兹别克斯坦视纳沃伊

为现代乌兹别克语言文学的奠基

人，并将众多地点和机构冠以其

名：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图书馆、塔

什干国立语言文学大学、芭蕾舞剧

院（见下图）、地铁站、国际机场和

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均在此列。

1991 年 ，纳 沃 伊 诞 辰 550 周 年 之

际，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了诸多活

动，以纪念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突

出贡献，鼓励民众学习、传承其诗

作中不同文化相互尊重、互学互鉴

的交流精神。

文
明
交
融

灌
溉
诗
歌
之
花

施

越

从中亚归来数载，时常梦回阿拉木

图驻地窗外的塔尔加尔峰：它陪伴笔者

迎来清晨晚霞，度过春秋冬夏；它“苍茫

云海间”的壮阔涤荡了工作一天的劳累，

“造化钟神秀”的瑰丽则送来无尽才思。

塔尔加尔峰和它所在的外伊犁阿拉套山

脉为阿拉木图带来灵气，使之成为笔者

心中最美的中亚城市。

塔尔加尔峰和中亚国家众多的巍峨

雪山，是来自天山的馈赠。天山是世界

七大山系之一，东西横跨中国、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

全长约 2500 公里。

天山的美在于它的独特。在周围广

袤的沙漠和戈壁滩中，天山区域同时拥有

壮观的雪山冰峰、优美的森林草甸、清澈

的河流湖泊和宏伟的红层峡谷等地貌，给

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有“中亚明珠”之

称的世界第二大高山湖伊塞克湖，以及各

国众多的国家公园均坐落于此。天山保

持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栖息着雪豹、金

雕等珍稀野生动物：仅在西部天山发现的

植物种类就超过 3400 种，约占所有中亚

国家山地植物种类的一半，其中许多为当

地所独有。这里是多种水果作物的发源

地，有着多样的森林类型和独特的植物群

落体系，具有世界性的重要地位。

天山是坐拥众多资源的“金山”。除

了丰富的地下矿藏，作为世界上离海洋

最远的山系和全球干旱地区中最大的山

系，天山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丰沛水源：中

亚的三条大河——锡尔河、楚河和伊犁

河 都 发 源 于 此 ，滋 养 着 众 多 农 田 和 牧

场 。 天 山 境 内 条 件 优 越 的 天 然 滑 雪 场

吸引了众多滑雪爱好者，其中以距离阿

拉木图市中心不到半小时车程的琼布拉

克雪场最为知名。近年来，阿拉木图利

用背靠天山的优势举办了众多冬季体育

赛事，为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生机与活力。

天山拥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早

在史前时代，这里就是游牧民族的家园，

至 今 保 存 有 岩 画 、石 人 雕 像 等 众 多 遗

迹。2000 多年前的汉代，张骞凿空西域，

天山南北成为商旅不绝的丝绸之路交通

要道，塔什干等许多天山沿线城市的兴

起均肇始于此。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时穿

越天山，时至今日阅读《大唐西域记》，于

字里行间依然能感受到旅途的艰辛：“山

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

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凌

犯。”劫后余生到达大清池（伊塞克湖）

后，玄奘的笔触依然冷峻：“四面负山，众

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

惊波汩淴。”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历史学家

的考证，这可能是世界上有关伊塞克湖

的最早记载。

伊塞克湖在唐代也被称为“热海”，

“热”正是“伊塞克”在吉尔吉斯语中的含

义，也是这片湖水的特点。边塞诗人岑

参在《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中对伊塞克

湖有过神来之笔：“海上众鸟不敢飞，中

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

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

波煎汉月。”值得一提的是，岑参并未来

过这里，却结合生活经验将伊塞克湖的

风光描绘得活灵活现。

今天，天山作为跨境山系，继续承载

着 中 国 和 中 亚 人 民 的 深 情 厚 谊 。 2014
年，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

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

也是世界上首个以联合申报的形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目前，中国与

中 亚 国 家 积 极 在 天 山 区 域 开 展 联 合 科

考、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合作，中国学界

还出版了收录近 7000 种天山地区植物物

种的《天山维管植物名录》。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化落

实，天山南北曾经交通不便的状况正在

得到改善：中吉乌公路联通了星罗棋布

于崇山峻岭间的中亚村镇；由中国企业

修建的伊塞克湖等景点公路畅通后，吸

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自古以来，天山一直是不同地貌环

境、不同生物物种和不同民族共同的家

园 ，“ 和 谐 ”“ 交 融 ”是 它 最 贴 切 的 形 容

词。如今，天山依然是联系中国和中亚

国家友好的纽带，曾回响于天山南北的

驼铃声与马蹄声伴随今日的火车轰隆与

汽车鸣笛，如交响一般，奏出富饶与安宁

的动人音符。

明月出天山 丝路沐春风
谢亚宏

1

2

3

图①：拉巴特村出土的金带饰。

图②：谢尔哈拉卡特村出土的文物。

图③：拉巴特村出土的斯芬克斯形

吊坠。 图片均由王建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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